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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析莊連東的繪畫藝術特質

黃朝湖

　　認識畫家莊連東的畫，比認識他的人還要早，因為他的繪畫作品印証了筆者推展彩墨藝術理念的造境精神。

　　憨厚、中等身材、深邃的眼神、筆直的鼻樑架著一付深度眼鏡，稍抿的嘴角劃出堅毅的個性，再配上一頭染成金色的頭髮，十足的古樸又現代、鄉下又都會、拘謹又豪邁的學者模樣，這就是畫家莊連東給我的印象。
　　藝術創作，原本根植於生活，反映於當代的思惟和生命的歷練，原創性的藝術，源自即興與頓悟，再創性的藝術來自生活的反芻與生命的體認，兩者存在於不同的角落、不同的心境和不同的思索，而融合原創與再創的精神，即是成就藝術風格的必然基因。

　　莊連東屬於原創性與再創性的結合體，有傳統的素養，也有現代的眼光，有鄉土的特質，也有當代的前瞻，有拘謹的思惟，也有開敝的胸膛，有筆墨的根基，也有彩情的奔放。他的畫，在中國的傳統意境上，注入西方的色彩與佈局，在意境的塑造上，成功地融入西方的現代意識與手法，建構了莊連東自己特有的繪畫風貌。

　　八○年代是莊連東藝術生涯的萌芽期，學院的技法與傳統的步履，奠基了莊連東藝術的成長，中國書畫的佈局和西方的素描、構圖，也豐富了他未來藝術創作的繪畫語言；這段期間，莊連東不但在台中師專舉行了生平第一次個展，也連續五年獲得省市美展的大獎，這對20來歲的青年來說，無疑是一種肯定，也是一種自我策勵的成功明証。

　　九○年代是莊連東的藝術成長期，尤其1993年自師大研究所畢業,使他在藝術理論和創作的實務上倍增信心，這段期間他積極地用自己的作品參與國內外各項大型聯展，也舉行4次個展，以嶄新的繪畫面貌和具有創意的思惟,呈現自己的繪畫創作，獲得藝術界的注目。

　　新世紀的來臨，衝擊著莊連東的創作方向，時興的台灣彩墨藝術理念與風潮，讓莊連東再度思考創作的方向，於是從單一的現代水墨思惟轉向彩墨藝術多元的思考，並且參與發起組織「台灣彩墨畫家聯盟」，擔任執行秘書，與一群台灣畫壇精英，共同為推展具有台灣特質的彩墨藝術奉獻心力，這是極為重要的轉折。

　　十多年來，莊連東的繪畫創作，離不開他的生活，他的創作主題也環繞在可觸摸的生活週遭，這可從他完成的溪畔意象系列、林園情懷系列、生存法則系列、生命組像系列、民間圖像系列和傳統省思系列的作品中看出端倪，也可印証他的真實自我剖白：「我從事藝術創作的過程，歷經人生不同階段的轉折，或居處的環境更換，總隨遇而安的適應於山間澤畔至城鄉都會的變動中；或轉換不同角色的扮演，即是教師，亦是學生的工作形態，多樣而生機無限。然而，縱使面對人、事、時、地、物時時更替中，不變的是用心落實於生活的態度，因為用心，隨處擷取，都是生活領略的點滴，也是心境沈澱旳菁華。」

　　細看莊連東這十多年來的繪畫作品，排除創作時空的時序，顛覆系列作品的歸類，和創作思惟的斷層，我們可以從原創與再創性的角度，解析出莊連東自我造境的作品具有六項特質：

　　一、自然的禮讚－莊連東生長於彰化鄉下，從小沈浸在大自然的懷抱，自然界生生不息的意象，自然而然常出現在他的畫面上，從早期的「滿塘得意(1989)」、「花伴魚游(1992)」到「大溪之晨(1995)」、「守候(1998)」等作品，依然散發著濃濃的鄉情，以及對大自然膜拜的讚頌之聲。

　　二、生命的關照－生命的尊嚴來自於對生命的關照，藝術家關懷自然、關懷人群、關懷任何生生不息的萬物，是藝術創作綿綿不斷的誘因，因此，在莊連東的畫中，我們讀到了對樹芽、小魚、鴿鴨及人群的細微觀察，也揣摩出他對生命的呵護和關照，像「對語(1994)」、「絢爛(1994)」、「束縛(1997)」、「終站悲歌(1999)」等作品，都可聽到動人的心語。

　　三、人性的洞察－成長是種喜悅，也是一種負擔，現實社會的百態窘相，常會出現在成長的過程中，盡力保持一份平靜的心，終能體察人性的真實面貌，而民間的圖騰與掌故、傀儡與面具，便象徵與顯露多彩多樣的人生百態，莊連東常藉木偶或神相來影射或反射對人生的析判。如「護佑紅塵(1996)」比喻人的祈求平安，「龍騰虎躍(1996)」比喻步步萬升，「官樣(1997)」欲求官運亨通，「招財進寶(1998)」希冀財源廣進，而在人性的背後，卻相互爭鬥，有如被操縱的木偶，完全失去自我，莊連東以畫剖析人性，不慍不火，不失草根性本色。

　　四、多元的佈局－佈局是繪畫藝術的骨幹，中國山水畫多重視點和移動視點的佈局，給予藝術家創作上極大的發揮空間，莊連東的作品，除了運用多重視點外，也融合了西方現代視覺設計的時空互補互移的觀點,將物象以對稱、互框、疊框、連框方式，予於重新拆解和組合，同時在互不相干的物象或色塊中，加入不同時間或空間的意象，來達致互引、互動、變幻及超現實的穩定感，像「溯源(1998)」、「潛聚(1998)」、「意象(1997)」「相融(1998)」等作品的佈局，都可看出莊連東多元佈局的巧思與企圖。

　　五、律動的統合－破除框架佈局的束縛，得靠律動的筆觸和線條，莊連東憑著老練的書畫底子，總能以豐富的色彩和旋轉的筆觸，化解圖面設計的僵硬感，尤其擅用大量的白色，來調和色相間的突兀，因此在渲染墨色上覆蓋的白色(如仰望/1998)，或七顏六彩上覆蓋鵝黃色的作品(如源起/1998)，都在帶勁的律動中，統合成一完整的畫面，同時增強了視覺效果。

　　六、純我的造境－傳統的藝術家，擅於寫景、移景或造景，但唯有真能達到「造境」的藝術家，才能成就一番藝術事業。古往今來，能獨樹一幟揚名丹青的藝術家，一定要另闢溪徑、尋找與眾不同的藝術風貌，因此「造境」便成為東方畫家尋找自我風格的重要指標，「造境」必須通過生活的洗練、媒材的研修、知識的吸納以及當代思惟的驗証，才能慢慢確立自己的方位與座標；莊連東十多年的創作生涯雖不長，但長於思考和省思，使得他的作品隱隱約約呈現出一股自我純然的造境新意象－景物的和諧純真、色彩的平穩雅緻、佈局的詩空交錯以及筆觸的律動統合，像「源起(1998)」、「幻化(1998)」、「生命樂章(1999)」、「失落天使(2000)」、「王者之相(2000) 」、「閱讀海港圖像(2001)」等作品，都可明顯看出是屬於莊連東的個人風格，它有東方的韻味，也有西方的激情，更有東西雙方人皆共鳴的濃濃人文關懷。

　　藝術的創作，就像日月星辰生生不息的運作，常繪畫使技巧更成熟。常思考使創作更深化，兩者必須並肩而行；風格必須強化，但不能僵化，多年的藝術經營，成就了莊連東的聲名，但藝術風格的修練與表現，卻是一生漫長的事業，尤其新興的台灣彩墨藝術理念正在風起雲湧之際，莊連東應該摒除萬難，以作品與力行，善加發揮潛藏的實力，努力造意境、造幻境、造屬於他自己的新境，並且積極參與彩墨藝術理念的推動，才能完塑自己的藝術生命和使命。

　　今年十二月十五日起，莊連東在他的故鄉縣彰化文化局畫廊舉行的第六次個展，應該是一次完整的自我呈現，也是一次藝術風格的自我檢視，通過自我檢視去省思「駕彩馭墨造新境」的方向，去思考彩墨語彙的國際語幹，去探掘潛藏內心深處的彩情墨語，並建構超時空、超自然的心象，以完塑莊連東式的造境，取得新世紀開創自我領域的先機。(本文作者黃朝湖為國際彩墨畫家聯盟會長)

